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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是中国台湾作家李敖创作的

一部章节体历史小说，李敖在创作此书时有意打

破传统的文学格式，创作游离于历史之外。而作

为新时代有着鲜明个人风格的女性导演，致力于

经典文学作品的戏剧改编的田沁鑫，在与李敖的

偶然相遇后，萌生了将小说《北京法源寺》搬上

舞台的想法。田沁鑫将《北京法源寺》中的“戊

戌变法”这一历史事件作为戏剧的中心情节，以

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作为中心人物，查阅相

关文献，几易其稿，最终完成了从小说到戏剧的

改编。2015年底，《北京法源寺》在天桥艺术中

心上演，大获成功。

田沁鑫导演的《北京法源寺》因其强烈的艺

术感染力和独特的舞台效果而受到观众的青睐，

彰显了独特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从小说文本

到戏剧舞台，从平面到立体，田沁鑫通过其独特

从小说文本到戏剧舞台

——论《北京法源寺》的话剧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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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田沁鑫作为新时代女性戏剧导演的杰出代表，其选择北京法源寺这一充满历史沉淀与文化底

蕴的古迹作为话剧《北京法源寺》的故事背景，无疑是一次极具创意与深度的艺术探索。

这一选择不仅赋予了作品独特的地理与文化标识，更通过“时空综合体”的戏剧结构，巧

妙地跨越了历史与现实的界限，让观众在古今交融的情境中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田沁鑫

导演成功地将小说文本搬演到了戏剧舞台，以戏剧为媒介，传承与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展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邃内涵。同时，她也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为新时代戏剧

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灵感，为中国戏剧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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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台艺术设计丰富了小说文本，在尊重原作的

基础上加以风格化的处理，让文本在戏剧舞台上

获得了新生，凸显了东方品格，实现了从小说文

本到戏剧舞台的成功跨越。

一、情节的重组——将分散的故事情节

聚焦到集中的舞台空间

“情节，即事件的安排”［1］，这是亚里士

多德在《诗学》中对于“情节”的定义。德国美

学家古斯塔夫·弗塔克也认为情节在故事的发展

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主题安排的事件，其

内容由人物来表现。它由许多细节合并而成。它

必须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2］其实，不论

在文学作品还是在戏剧舞台上，情节都是推动故

事发展、营造人物形象的基本要素，情节的分布

排列，影响着故事的展开和人物的形象生成，在

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被视为故事本身。

作为小说文本的《北京法源寺》，其故事背

景为清末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前后。作家以北

京法源寺这个见证了诸多历史事件的古老寺庙

为故事的开端地点，作为文本的纵坐标贯穿故

事始终；以分散的、众多的历史人物为横线，分

别叙述他们的人生际遇。在叙述历史人物时，李

敖选择了多角度、多方位的全知叙述视角，分章

叙述，并对其中的历史事件进行详细考证，力求

书中内容与历史真实的统一。这样的叙述使得统

一的历史事件被人为分裂成多个相对独立又有联

系的有机体，使其既具有历史的真实又有生活的

凌乱和无序，达到作家追求的历史真实也力求创

新的目的。如小说第二、三章的中心人物为康有

为，第四章为慈禧，第六章为光绪帝，第七章为

梁启超，等等。每一个重要人物各有其独立的章

节，在章节之外以“变法”这一暗线将彼此串

联，形散神不散。

舞台是戏剧表演的集中点，社会、历史、人

类和生活，万事万物皆可被搬演到这一方小小的

舞台上。田沁鑫在进行舞台空间设计时，选择

将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集中于北京法源寺这一单

一空间。晚清名士多居住于法源寺附近，李鸿章

居贤良寺、谭嗣同居住在浏阳会馆、康有为则居

南海会馆。导演在戊戌变法二十多年后，回看历

史，重现事件，让众多早已逝去的历史人物重聚

法源寺，为我们揭开历史的一角。同时，导演重

新梳理了线索庞杂的小说文本，删除了部分与

“变法”关联不大的人物，将故事的中心人物设

定为谭嗣同，聚焦谭嗣同在历史大势前的人生选

择和思想演变，探究其变与不变。

“寺庙是个好道场，祈福，超度、许愿、忏

悔、讨论鬼神、讨论生死、僧俗、朝野、出入、

家国、仕隐、君臣、人我是非情理、常变去留因

果、经世济民。”［3］

戊戌志士们的理想、追求和挣扎被汇聚在法

源寺展现，戏剧的舞台设置打破了时空界限，慈

禧、谭嗣同、李鸿章、奕䜣这些不同派别、不同

立场的人物同时在舞台登场；此外，戏剧还将小

说中纷繁复杂的时空布局、人物关系，创造性地

汇聚成了一场场论争，通过不同历史人物在戊戌

变法中担任的不同角色，将晚清变法中的所有人

物集中于法源寺这一小小庙堂中展现其个性，皇

家政权、佛庙僧侣、改革先锋，他们超脱生死、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3页。

［2］［德］古斯塔夫·弗莱塔克：《论戏剧情节》，张玉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18页。

［3］李敖：《北京法源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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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混杂、时空交错。法源寺主持普净和小和尚

异秉在舞台之上既代替观众向演员提问，也同时

兼任历史人物本身，他们的故事也在舞台上被演

绎。两人在历史中随意进出，打破了传统戏剧对

于舞台时空的限制，使法源寺成了一个时空综合

体。“勘破生老病死，勘破政治棋局，勘破人伦

俗世，勘破道德文章，勘破社会伦纲，勘破历史

千载，勘破宇宙万象，穿越历史横亘古今，看破

生死看穿人鬼。”［1］

法源寺现任住持普净在幼时，曾跟随前任住

持佘云与谭嗣同有过一面之缘。而今，时光倒

转，故人皆已西去，留在这里的只有供奉着的

牌位，但普净借由灵牌这一中介带领小和尚异

秉重回戊戌，与众多历史人物进行交流。“我所

处的那个年代，正值沉疴百年的晚清帝国，彼

时的文化人心已经沦落到了亡国的边缘，戊戌

年我33岁，我想以我个人之躯打破数亿国众的意

识桎梏，就好像在集体潜意识的湖面上投下一

枚石子，抑或用生命化作一道闪电去惊醒那沉睡

的人。可是睁眼看看，保全自己是目前大多数

人的选择，而我却选择一条极少有人走的道路，

殉。”［2］此时正值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立志变

法；接着便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变法派与以恭亲

王奕䜣为代表的改良派在慈禧面前分庭论争；谭

嗣同携光绪密诏夜探袁世凯；袁世凯叛变，变法

失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于菜市口英勇就

义。三十年后，垂垂老矣的康有为再访北京法源

寺，回忆戊戌往事。导演在叙事的中间不时插

叙，但戏剧舞台一直聚焦于法源寺内，如康梁两

人在事变后于法源寺商议秘密逃京、谭梁两人

多年前于法源寺的结拜等，这些情节的穿插有利

于缓解历史的沉重感，让观众看到历史的另一

面。在故事的结尾，小和尚异禀的上场也预示着

中国新篇章的开启：“师父，昨天有位小师傅为

他岳父杨昌济守了一宿的灵，他还给了一些功德

钱，我让他在功德簿上留了个名。”［3］此人就

是“毛润芝”，话剧也由此落幕。杨昌济是谭嗣

同的学生，两人虽死，但他们的遗志永远有人继

承，中国品格永远有人践行。

时代变换不停，但仁人志士永远不会停下为

国家奋斗的脚步，他们前仆后继，虽九死其犹未

悔。田沁鑫在保留文本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基

础上，选择谭嗣同作为叙事的中心人物，在讲述

“戊戌变法”这一历史事件的同时加以对人物生

平的插叙，舞台空间以法源寺为中心，虽然时空

交替，但主题情节线索明晰，相较于原著文本繁

杂的历史叙事，省去了大量细枝末节，凸显“变

法”这一主题。

二、语言的变化——从双人对话到“多

声部”论辩

在小说《北京法源寺》中，故事中的人物一

直处于矛盾对立关系，慈禧与光绪母子失和、维

新与守旧、改革与革命……这种对立贯穿故事

始终。在小说和戏剧中，作家和导演也都选择了

通过人物对话去表现主题意蕴。但李敖在小说中

是借由大量的双人对话推动故事情节，在小说的

十五章中，经由双人对话构成的章节多达十章，

如第二、三章，作家就详写了康有为和佘云和尚

为唐太宗建立悯忠寺（法源寺前身）一事进行的

［1］李敖：《北京法源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第13页。

［2］李敖：《北京法源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第2页。

［3］李敖：《北京法源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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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康、佘二人在此探讨了真善、伪善及忠奸

等问题；在小说的第八章，谭嗣同则与大刀王五

就满汉之分、夷敌标准展开辩论。大量的双人对

话是《北京法源寺》的突出特点，话剧保留并强

化了小说文本的这一特征。田沁鑫借助舞台时空

的多重转化，使剧中人物可以跳出文本，将后世

评价与自我认定同时向观众展现，增强了剧本的

思辨色彩。

戏剧开端，普净和尚与谭嗣同分立舞台两

边，各有一个立式伸缩话筒竖立在前，两人交

替发言。普净首先介绍了法源寺的历史并表明

当时的时间为1921年，谭嗣同述说了自己与法

源寺的渊源，且告诉观众自己死于1898年并停

灵于法源寺。显然，这是已死之人与尚活在世

的人之间的对话。此时，舞台上一直有数人走

动，小和尚异禀不时插话询问普净在对谁说

话，普净则解释为自己是和供奉在寺庙里的牌

位们交谈。随后，谭嗣同在普净与异禀两位和

尚的注视下现身，高声呐喊:“我选择死，冥阳

一隔穿入自由。”［1］之后，舞台的时空也由人

物对话的转化而随之跳转，时而戊戌年间，时

而1921年。时空的自由流动也让历史人物既知

今生又晓后世，他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回应着

后人对他们的质疑。多声部发声使得持有不同

立场和意识的独立个体在进行彼此对话之时，

常常互不相让。以多声部形式让剧中人物针对

某一观点辩论，展现人物的博弈，他们激烈的

行动、尖锐的矛盾、内心的思想交锋，全都被

展现在舞台上。在戏剧中，导演以慈禧和光绪

的位置为分界线，中间位置被慈禧牢牢占据，

光绪帝隐没在舞台右侧，象征着守旧与维新两

派的攻守之势，导演安排两派核心人物交替亮

相，意在实现多声部的话语表达。这场辩论的

尾声在“我们的爱国是爱我大清”“可他们的

爱国是爱中华”两句中定调结束。

在话剧《北京法源寺》的改编过程中，田

沁鑫导演巧妙地将小说文本中局限于两人之间

观点的碰撞，扩展为多声部、跨时空的宏大论

辩。这种改编不仅丰富了故事的层次与深度，

更使得观众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感受到晚清

时期复杂多变的社会氛围与思想激荡。对于谭

嗣同与袁世凯深夜密会这一情节，小说文本中

只是以简短几行文字一带而过，“谭嗣同首先

说事属机密，要求在卧室与袁世凯单独谈话，

袁世凯照办了。在卧室里，谭嗣同出示光绪皇

帝的密诏，以取信于袁世凯，并告诉他，救皇

上、救中国，在此一举。谭嗣同表示，根本的

关键在于西太后，只有清除了西太后，才能解

决问题。如今要袁世凯配合的是：一、杀掉荣

禄；二、包围颐和园。至于进颐和园。至于进

颐和园对付西太后，无须袁世凯派兵，他谭嗣

同在北京可掌握好汉几十人，并可从湖南招集

好将多人，足可解决园内的一切。［2］

但在话剧舞台上，这一场景被赋予了新的

生命与意义。导演通过精心设计的对话、舞台

布景、灯光音效，以及演员们的精湛表演，将

这一密会的紧张氛围、人物内心的矛盾挣扎，

以及背后的政治博弈展现得淋漓尽致。观众不

仅能看到两人之间的直接对话，还能通过舞台

上的其他元素，感受到那个时代特有的压抑与

不安，以及每个人物背后所代表的立场与力

量。此外，话剧《北京法源寺》中的多声部叙

事，不仅体现在维新与改良、后世与前朝、生

者与死者之间的论辩上，还通过不同角色的独

［1］李敖：《北京法源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0，第14页。

［2］李敖：《北京法源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0，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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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旁白，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叉对话，构建了

一个立体而复杂的历史画卷。这种叙事方式不

仅增强了戏剧的张力与感染力，还使得观众能

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每个角色的内心世界与命运

轨迹，从而对整个故事产生更加深刻的共鸣与

思考。

袁世凯的叛徒形象也早已有了历史定论，但

是戏剧之中，导演将“谭袁交锋”这一被原著略

写的内容进行了大量扩充，增添了袁世凯认出光

绪密诏非原本、怀疑谭嗣同携带凶器意图谋杀和

谭嗣同以死相逼等情节，这些增加的内容弥合了

文本遗留的巨大空白，使得“谭袁交锋”更具历

史深意。在舞台上，谭嗣同与袁世凯分别诉说自

己的志向和挣扎，与此同时，《清平调》浅吟低

唱，缓和了舞台紧张的气氛，增添了历史悲情。

文臣武将，志士反贼，在历史上有着截然不同评

价的两个人，却在变法即将失败的危难时局之下

异口同声：“我像(似)一个女人一样，深深地爱

着大清！”［1］这个被世人认为毁灭了大清的罪

人，此刻，在舞台上向观众高声疾呼着自己对于

大清的深爱，使得观众反思起历史：袁世凯真的

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徒吗？多声部的对话展现了

不同道路的两人对大清有着同样的感情，道德批

判在此刻失去了力量，历史的疑云再次浮现。袁

世凯不再是历史上那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他也有

自己的矛盾挣扎，深陷泥沼难以自拔，某种程度

上也是历史的受害者。

慈禧在戏剧舞台上也有了新的形象，在小说

中，她把持朝政四十余年，心肠歹毒、因循守

旧、贪恋权力。但剧本并未将这些情节完全展现

在舞台之上，在剧中，她的反派形象是值得深思

的。虽然康有为骂她是一个妖魔，杀人不眨眼，

但是住持普净却辩驳：“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

化的政治人物。”［2］紧接着在之后的舞台上，

导演用《曾惠敏公日记》中记载的片段向观众解

释了此话，即将出使英法的曾纪泽得到了慈禧的

召见，此次会面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非

凡的女性形象。慈禧本人也不认为自己对于大清

王朝毫无贡献，她认为之所以是自己把持了大清

朝政四十七年是由于自身的能力，而不是世人所

认为的牝鸡司晨。另一方面，慈禧也向观众解释

了自己多年来的心路历程，作为大清朝的媳妇，

她知道自己是不能称帝的；而面对决意变法的光

绪，她也只不过是个被伤透了心的母亲。袁世凯

的呐喊、慈禧的自我辩白让我们可以从更多层次

去认识他们，增加了剧本的历史深度，让读者不

再局限于固定思维。

田沁鑫导演对《北京法源寺》的改编，是一

次对小说文本的深刻挖掘与创造性转化。她通过

多声部叙事、跨时空论辩等手法，将原本局限于

文字中的故事搬上了戏剧舞台，并赋予其新的生

命与意义。这样的改编让观众在欣赏戏剧艺术的

同时，也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

三、内涵的深化——从隐喻深刻的思想

小说到践行品格的东方大戏

田沁鑫导演在改编《北京法源寺》为话剧时

所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对历史复杂性与深度的

深刻感知。她所感受到的“历史谜团”和“迷

雾”，正是源于戊戌变法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复

杂性与多义性，以及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

地位和深远影响。这种感受不仅是对个人创作过

程的真实反映，也体现了对历史真实与艺术表现

［1］李敖：《北京法源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0，第90页。

［2］李敖、田沁鑫、曹志钢：《北京法源寺》，《剧

本》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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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微妙关系的深刻理解。

《北京法源寺》之所以成为一部“不得不

拍”的戏，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历史事

件的再现，更是一个通过历史映照当下、传承

与践行东方品格的载体。法源寺作为一个独特

的文化地标，不仅承载着佛教信仰的深厚底

蕴，更是中国思想文化交流与碰撞的重要舞

台。在晚清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法源寺成了

改革先锋们共聚一堂、商议国事的地方，见证

了变法运动的兴起与挫折。谭嗣同作为剧中的

核心人物，他的信仰、追求与命运，是整部戏

的灵魂所在。他潜心信佛，却又以佛入世，试

图通过“应用佛学”来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这种矛盾与挣扎，不仅是他个人心路历程的真

实写照，也是那个时代无数仁人志士共同面临

的困境与选择。田沁鑫导演通过细腻的笔触和

深刻的洞察，将谭嗣同的内心世界与外在行动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这一角色具有了强烈

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在改编过程中，田沁鑫导

演不仅注重对历史细节的还原与再现，更注重

对人物性格、情感与思想的深入挖掘与表现。

她运用多声部叙事的手法，让不同角色、不同

立场的声音在舞台上交织碰撞，形成了一种独

特的戏剧张力。这种张力不仅来源于历史与现

实之间的对比与反思，更来源于人物内心世界

的矛盾与挣扎。《北京法源寺》的成功改编与

演出，不仅为观众呈现了一部精彩绝伦的戏剧

作品，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历史、思

考当下、展望未来的重要视角。它让我们在感

受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的同时，也激发了

我们对国家、民族、个人命运的深刻思考与

感悟。

田沁鑫导演在《北京法源寺》中的创作尝试，

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挖掘与现代性戏剧表

达的融合创新。她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历史故事，

更是在现代舞台上构建了一个充满中国文化精神的

艺术空间，这个空间承载着家国情怀、戏剧精神，

以及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品格。在这部作品中，法

源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坐标，更是一个象征，

它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深邃与包容，是佛教、民间信

仰与宫廷文化的交汇点。通过这一独特的文化背

景，田沁鑫导演巧妙地将生死、家国、民族等宏大

主题融入剧中，展现了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复杂面

貌和仁人志士的悲壮情怀。

田沁鑫导演对于国家的思考，在《北京法源

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她认为中华民

族的历史是由无数牺牲者构成的，这种牺牲精

神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她希望通过这

出大戏，能够传达出中国声音，展现出中华民族

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同

时，田沁鑫导演也表达了她对于传统与现代之

间关系的思考。她认为，话剧作为一种表演形

式，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能够跨越时空的界

限，与观众产生共鸣。她希望通过话剧的表演形

式，来表达她对于社会的看法，以古人的故事

去记录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这种创作理念不仅

体现了她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也展现了

她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洞察与批判。在《北京法

源寺》中，田沁鑫导演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充满

戏剧张力和思想深度的精神空间。这个空间不

仅让观众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更引

发了他们对家国情怀、民族精神的深刻思考。

从《聆听弘一》到《青蛇》，再到《北京法

源寺》，无一不深刻地体现着田沁鑫导演对东方

气质的独到理解和深情演绎。她以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广阔的视野，将佛学典籍与中华文化精髓融

入戏剧创作之中，使得她的作品在台词设计和情

节编排上充满了欲说还休、深刻隽永的意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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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一种独特的东方美学魅力。

在《北京法源寺》中，田沁鑫导演更是将

这一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她不仅重新解读了世

人眼中的“戊戌变法”，还围绕“道德批判无

法衡量历史棋局”这一深刻话题，对历史事件

和人物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和呈现。在她的笔

下，历史人物不再是单一的、刻板的形象，而

是有着自己独立思想、情感和选择的个体。他

们面对国难时的勇往直前、毫不畏惧，以及所

践行的优秀品格和家国情怀，都成了剧中最为

动人的部分。

田沁鑫导演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深刻挖掘

和重新塑造，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他们作为个体

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更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华民

族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

这种精神风貌正是东方品格的集中体现，也是

导演希望通过戏剧这一艺术形式向观众传达的

核心价值。在舞台上，田沁鑫导演巧妙地运用

各种戏剧手段，将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巧

妙地融合在一起。她让历史成为可以被怀疑、

被探讨的对象，让历史事件和人物呈现出多重

面貌和说法。这种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解读，

不仅让观众对历史事件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

认识，也让他们对历史人物产生了更加深刻的

共鸣和情感连接。《北京法源寺》以其鲜明的

个人风格、深邃的思想内涵和充沛的精神力

量，成了一部具有时代精神和文化价值的艺术

作品。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的纷繁复杂

和人性的光辉与阴暗；它也像一股清泉，滋润

着观众的心灵，让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感受到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文化魅力。田沁鑫导演

以她的才华和热情，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充满东

方气质和精神力量的戏剧世界，让馆观众在欣

赏戏剧艺术的同时，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热爱

我们的民族文化。

［许晓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

播学院］


